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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由前苏联作家尼古拉 ·奥斯特洛夫斯基 (1904—1936 年 )创作的《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迄今为止，它已被译成

73 种文字，在 47 个国家出版。小说还被搬上了银幕，根据小说改编

的同名话剧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剧院上演。是什么使《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使它具有超越时空、超越国界的魔力，在

人类已迈入 21 世纪的今天依然受到大众的喜爱 ?笔者认为：是作者塑

造的保尔 ·柯察金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独特的艺术形象，是以保尔 ·柯

察金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不畏艰难、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英勇

顽强的奋斗精神征服了广大读者，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正如著名

作家肖洛霍夫所说：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作已成为一部别开生面的

生活教科书。 ”  

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深刻理解时代的要求和精神，创作出保尔 ·柯

察金这样一位符合时代呼唤和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法捷耶夫在 1936

年给奥斯特洛夫斯甚的信中赞誉道： “我觉得在整个苏联文学中，暂

时还没有其他的如此纯洁、迷人而又生动的艺术形象。 ”如果保尔牺

牲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那么他与千千万万的苏维埃英雄就没什么区

别。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保尔面对各种困难，特别是在遭受了双目失

明、瘫痪在床的沉重打击之后，还在日思夜盼着如何尽快重新归队。

保尔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始终是一种斗士的形象，他敢于向命运挑战，

为了理想和事业勇于牺牲、勇于奉献，有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

精神。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属于人类永恒道德范畴的优秀品质，因此，

保尔精神获得了一种超越时空、超越阶级的普遍意义，他的艺术魅力

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他的精神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  

同时保尔也不是一位苦行僧似的革命者。书中以较大篇幅展示了

革命者的浪漫情怀，作者对少年保尔与冬妮亚纯真的初恋之情、青年

保尔与丽达之间朦胧的恋情以及保尔与达雅之间真挚的夫妻之情的

描写均非常引人入胜，特别是保尔与冬妮亚之间那段纯美的青春之情



曾激起过多少少男少女美好的联想。当然保尔的爱情抉择都是以理想

和事业的需要为前提的。  

本书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的新版三卷本《奥

斯特洛夫斯基文集》中的小说原文节译而成。新《文集》的编者认为，

这个校正过的版本是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作品原貌的，可以作为今后再

版的依据。新增添的内容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历史原因被删去的。在新

版本中，生动描绘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共党内激烈的思想斗争，

同时保尔的形象更加丰满，他也曾信过教，也曾参加过工人反对派。

本书虽为简译本，但是在保留原文精彩章节和内容的同时，尽量保留

了新增加的内容，以方便读者与以前的各译本作对照，增添名著新读

的乐趣。  

对于为本书的出版默默做了许多工作的编辑同志，本人在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  

谨以此书献给我国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  

周露  

于浙江大学求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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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一章  

“节前到我家补考的，统统站起来！ ”  

一个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十字架的胖子，气势汹汹地瞪

着全班的学生。  

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似乎要刺穿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六个孩子——

四个男孩、两个女孩。他们全都惶恐地注视着他。  

“你们坐下。 ”神甫朝两个女孩挥挥手。  

她们赶紧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甫的一对小眼睛紧盯着四个男孩。  

“过来，小鬼！ ”  

瓦西里神甫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挤成一块的男孩跟前。  

“你们这些小捣蛋，谁抽烟 ?”  

四个男孩小声回答：  

“神甫，我们不抽烟。 ”  

神甫的脸气得通红。  

“小浑蛋们，你们不抽烟，那么谁往面团里撒烟末儿的 ?不抽烟吗 ?

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快！没听见我的话吗 ?翻过来！ ”

三个男孩自动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口袋的线缝，想找出一点烟末儿，但什么也没找

到，便转而逼视第四个男孩。他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

上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你干吗像木头似的站着 ?”  

黑眼睛男孩强压住心头的仇恨，瞧着神甫，低声回答：  

“我没有口袋。 ”他边说边用手摸摸缝死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样一来，我就不知道谁搞的恶作剧——

糟蹋面团了！你以为这次还能留在学校里吗 ?不，小鬼，没那么容易。

上次是你母亲恳求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饶不了你。给我滚出去！ ”

他狠狠地揪住男孩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手关上了门。  

1



教室里寂静无声，大家都耷拉着脑袋。谁也不知道，保尔 ·柯察金

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 ·勃鲁扎克明白事情的

缘由。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去神甫家补考，在厨房里等候神甫

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掏出一撮烟末儿，撒在神甫家准备做复活节

蛋糕的面团上。  

被赶出来的保尔坐在校门口最下面的一层台阶上。他想，母亲在

税务官家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他又那么关心，这下回家该怎

么跟母亲说呢 ? 

泪水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全怪这该死的神甫。可为什么我要撒烟末儿

呢 ?都是谢廖沙怂恿我干的。他说： ‘来，咱们给这可恶的老畜生撒一

把。 ’这不，真的撒上去了。现在谢廖沙啥事也没有，而我呢，却很

可能要被开除。 ”  

保尔和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了仇。有一天，他和米什卡 ·列夫丘科夫

打架，老师罚他 “不准回家吃饭 ”。为了不让他独自在空荡荡的教室里

淘气，便把他带到高年级的教室。保尔在后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那个高年级的教师瘦瘦的，穿着黑色的上衣，正在讲解地球和天

体。保尔惊奇地张大嘴巴，听着他讲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

星跟地球也很相像。他觉得非常惊讶，真想站起来跟老师说： “《圣

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可是他生怕挨罚，没敢问。  

保尔是信教的。他母亲是个教徒，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他坚

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并非几百万年以前，而是不久以前的事。 

保尔的圣经课，神甫总是给他打满分。祈祷文、《新约》和《旧

约》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哪种东西他都记得一清

二楚。保尔决定问问瓦西里神甫。到了下一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甫

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了手。一得到允许，他便站起来问：  

“神甫，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

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突然他被瓦西里神甫的尖叫声打

断了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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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账东西，你胡说些什么 ?原来你是这么学圣经的！ ”  

保尔还没来得及分辩，神甫已经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

墙上撞。一分钟后，给撞得鼻青脸肿和吓得半死的他，已经被神甫推

到走廊上去了。  

回到家，保尔又遭到母亲的一顿痛骂。  

第二天，他母亲到学校里，恳求瓦西里神甫让她的儿子回校念书。

从那时起，保尔就恨透了神甫。既恨他，又怕他。他从不饶恕任何稍

微侮辱过他的人，当然更不会忘记神甫这顿没来由的体罚。他把仇恨

埋藏在心，不露声色。  

后来这男孩还受到瓦西里神甫许多次小的侮辱：往往为了些鸡毛

蒜皮的小事，神甫就把他赶出教室，接连好几个星期罚他站墙角，而

且从此不再过问他的功课。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考

试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补考。他们在厨房等候的时候，他把一

撮烟末儿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面团里。  

谁也没看见这件事，但是神甫还是一下子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全都拥到院子里，围住保尔。他脸色阴沉，

一言不发。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可又想

不出任何办法来帮助朋友。  

校长叶弗列姆 ·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来，他那

低沉的嗓音把保尔吓得打了个哆嗦。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 ”他喊道。  

保尔的心怦怦直跳，朝教师办公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上了年纪，面色苍白，双眼无神。他朝站在一

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多大了 ?”  

“十二了。 ”母亲回答。  

“也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工钱每月八卢布，干活的时

候管饭，当班一天一夜，回家歇一天一夜，可不许偷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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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您说的，他不会的！他绝不会偷东西的，我敢担保。 ”母亲慌

忙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 ”老板命令说，随即转身关照站在柜台后

面的女招待， “齐娜，带这男孩到洗碗间去，让弗茹霞给他派活，顶

格里什卡。 ”  

女招待放下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冲保尔点点头，就穿过大厅，朝

通往洗碗间的边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母亲一面紧随其后，一面

低声叮嘱：  

“保尔，亲爱的，你干活可要勤快点，别让自己丢脸啊。 ”  

她用忧郁的目光送走了儿子，然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碗间里忙得一塌糊涂：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碗碟和刀叉，几个女

工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不住地在擦这些餐具。  

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工跟前，拍拍她的肩膀，说：  

“弗茹霞，给你们派来一个新伙计，顶格里什卡。你告诉他干些

什么吧。 ”  

她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名叫弗茹霞的女工，对保尔说： “她是这里

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说完，转身回食堂去了。  

“是。 ”保尔轻轻地回答，然后看了一眼站在他面前的弗茹霞，等

候她的吩咐。弗茹霞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

好像在估摸他能干什么活，接着把从胳臂肘上滑下的袖子卷起来，用

悦耳动听的、浑厚的声音说：  

“小兄弟，你的活挺简单：每天清早把这口大水锅里的水烧开，

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木材也得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由你

照看。另外，活紧的时候，帮着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兄弟，活儿

够多的，你会累得满头大汗的。 ”她讲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的土音，

重音放在字母 “a”上。保尔听到这种口音，又看到她那长着翘鼻子、

泛着红晕的脸，不知怎么心里高兴了些。  

“看样子，这位大婶挺和气， ”保尔心里这样想，于是壮起胆子问

弗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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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婶，现在我该干些什么呀 ?”  

保尔说到这里，洗碗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淹没了他的话，

他愣住了。  

“哈哈哈！……弗茹霞认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茹霞本人笑得比谁都厉害。  

因为屋里全是蒸汽，保尔看不清弗茹霞的脸，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未像第一天干活这样卖力气。

他知道，这儿可不是家里，在家可以不听妈妈的话。那个斜眼的堂倌

说得很清楚，如果不听话，就得挨耳光。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

筒上，鼓起风来，那两个能装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刻就冒出了火星。

接着他提起两桶脏水，飞快地倒进污水池，然后往大水锅底下添些木

柴，把湿抹布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

么。  

保尔手脚不停地干了一个通宵，精疲力竭。第二天早晨七点，他

把两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一个长着胖圆脸、两只小眼睛显

得流里流气的男孩子。  

这个男孩看到一切都已经弄得妥妥帖帖，茶炉也烧开了，便把两

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摆出一副不可一世

的架势，斜着白眼看了看保尔，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  

“喂，傻瓜蛋！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接班。 ”  

“干吗六点 ?”保尔问， “七点才换班呀。 ”  

“谁乐意七点换班，就让他七点换班好了，你可得六点就来。要

是再啰唆，立马叫你脑袋上起个大疙瘩。你这小子也不寻思寻思，一

来就摆臭架子。 ”  

那些刚交完班的女工们都饶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对话。那个男

孩的无赖腔调和寻衅态度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本想狠狠

揍他一顿，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才强忍住了。他铁青着脸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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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点，别吓唬人，要不然自讨苦吃。明天我就七点来，要说

打架，我不会输给你。如果想试试，那就请吧！ ”  

对手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没有

料到会碰这么个硬钉子，有点不知所措了。  

“那好吧，咱们走着瞧。 ”他嘟哝着说。  

头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觉得自己是个

大人了，以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现在他也在干活，谁也不能说他

是个吃闲饭的了。  

保尔在车站食堂干了两年，这两年他所能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碗

间。这期间，他吃了不少苦。在厨房里做下手，给煤烟熏了半年，又

被赶回洗碗间，因为那个权势极大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倔犟的小伙计，

生怕保尔为了老是挨他的打而捅他一刀。要不是干活特别卖力，比任

何人都能吃苦耐劳，他早就被赶走了。  

保尔已经窥见了生活的最深处、生活的底层，那里的腐烂味和泥

沼的潮气扑面而来，他渴望了解一个未知的全新的世界。  

弗茹霞离开食堂以后，保尔越发感到闷闷不乐。  

这个爱说爱笑、天性快乐的姑娘已经不在这里了，于是保尔更加

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和她的友谊是多么深厚。现在早晨走进洗碗间，

听见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们在争吵叫骂，他便感到某种空虚和孤独。

不知不觉，保尔的思绪回到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上，他想起了弗茹霞。

当时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个星期六。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沿着楼梯往下走，要到

厨房去。在转弯处，他好奇地爬上柴堆，想看看储藏室，因为赌博的

人通常聚在那里赌钱。  

楼梯上响起脚步声。保尔回过头，看见堂倌普罗霍尔正往下走。

保尔连忙钻到楼梯下面，等他走进厨房。楼梯下面黑漆漆的，普罗霍

尔看不见他。  

普罗霍尔拐了个弯朝下走，保尔看见了他的宽肩膀和大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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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又有人从上面跑下来，脚步轻盈而急促。保尔听到了

一个熟悉的嗓音：  

“普罗霍尔，等一下。 ”  

普罗霍尔站住了，回头朝上看。  

“什么事 ?”他咕哝着问。  

那人走下楼梯，保尔认出是弗茹霞。  

她拉住堂倌的袖子，压低嗓门，结结巴巴地问： “普罗霍尔，中

尉给你的钱呢 ?”  

普罗霍尔猛然抽回手。  

“什么 ?钱 ?难道我没给你吗 ?”他恶狠狠地说。  

“可人家给了你三百卢布啊。 ”弗茹霞勉强抑制住自己，没有放声

大哭。  

“你说什么，三百卢布 ?”普罗霍尔嘲讽地说，“怎么，你想全拿去 ?

好小姐，一个洗碗女工能值那么多钱吗 ?依我看，给你五十卢布已经

够多了。请想想，你有多走运！那些年轻太太比你干净得多，又有文

化，还拿不到这么多钱呢。陪着睡一夜，就挣到整整五十卢布，你该

谢天谢地。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傻瓜客人。得，我再给你一二十个卢布，

这件事就算了结了。只要你放聪明点，往后挣钱机会多的是，我会替

你拉客的。 ”普罗霍尔甩下最后这句话，便转身走进厨房。  

“流氓，坏蛋！”弗茹霞追着他骂，随后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起来。  

保尔站在楼梯下面的暗处，听到这场谈话，又看见弗茹霞浑身颤

抖，把头直往柴堆上撞，他内心的感受真是无法形容。他没有露面，

也没有做声，只是猛然一把紧紧抓住楼梯的铁栏杆，脑海里掠过一个

清晰而明确的念头：  

“连她也给出卖了，这帮该死的家伙。唉，弗茹霞，弗茹霞！……”  

保尔心头对普罗霍尔的仇恨变得更深更强烈了，他憎恶和仇视周

围的一切。 “唉，要是我身强力壮，一定揍死这个坏蛋！为什么我不

像阿尔焦姆长得那么高大健壮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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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结束这份工作比他预料的要早。这样的离开，也出乎他的意

料。  

寒冷的一月份的一天早上，保尔干完活准备回家，但是接班的小

伙子没来。保尔去找老板娘，说他要回家，然而老板娘不放他走。保

尔虽然疲倦，但不得不留下再干一天一夜。入夜时，他已筋疲力尽。

在大家都休息时，他还得灌满几锅水，把它们烧开，等着三点钟到站

的那班火车。  

保尔拧开水龙头，可是没有一滴水。显然水塔没放水。他让龙头

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谁知立刻睡着了。他实在是太累了。

几分钟后，水龙头咕嘟咕嘟地流出水来，水注进水槽，很快就漫溢出

来。水顺着瓷砖流到洗碗间的地板上，夜里洗碗间照例是没有人的。

水越流越多，漫过地板，从门底下流进了大堂。  

一股股水流从正在熟睡的旅客们的包袱和手提箱下悄然流过，但

是谁也没有注意到。直到水浸湿了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他猛跳起

来，大喊大叫，人们才慌忙扑向各自的行李。在另一个大堂里收拾桌

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们的喊声，连忙跑过来。他跳过积水，冲到门

前，用力把门打开。原先被门挡住的水哗的一下全涌了进来。  

喊声更响了。几个当班的堂倌跑进了洗碗间。普罗霍尔朝酣睡的

保尔扑去。雨点般的拳头立刻落在保尔头上，他被打懵了。保尔挨了

一顿痛打，好不容易才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家。  

第二天早晨，哥哥阿尔焦姆阴沉着脸，让保尔告诉他事情的经过。

保尔述说了经过的情形。  

“打你的是谁 ?”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  

“普罗霍尔。 ”  

“好，你躺着吧。 ”  

阿尔焦姆披上短皮袄，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出去。  

“我能见见堂倌普罗霍尔吗 ?”一个陌生的工人问格拉莎。  

“请等一下，他马上过来。 ”  

这个工人将魁梧的身躯靠在门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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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等着。 ”  

普罗霍尔端着一大堆盘子，踢开门走进洗碗间。  

“他就是普罗霍尔。 ”格拉莎指着他说。  

阿尔焦姆上前一步，一只手重重地按住堂倌的肩膀，眼睛瞪着他，

问： “你为什么打我的弟弟保尔 ?”  

普罗霍尔想挣脱肩膀，但阿尔焦姆狠狠的一拳已把他打倒在地。

他想爬起来，可第二拳比第一拳更有力，叫他趴在地上半天都起不来。 

那天晚上，阿尔焦姆没有从机车库回家。母亲打听明白，他被关

进了宪兵队。  

六天之后的晚上，阿尔焦姆才回家，这时母亲已经睡了。他走到

坐在床上的保尔跟前，关切地问：  

“怎么样，弟弟，好点了吗 ?”他在旁边坐下。“这还算运气。”沉默

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 “不要紧，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我已经替

你说定了。在那儿，你可以学到一点本事。 ”  

保尔伸出双手，紧紧握住阿尔焦姆的大手。  

第二章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旋风般地刮进了小城： “沙皇被推翻了！ ”城

里的人都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缓缓驶入车站，两个身穿军大衣、肩扛步枪

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着红袖章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下来。他们逮捕了车

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城里的人这才相信消息是真的。

于是几千居民踏着积雪，穿过街道，拥向广场。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

一连串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喧闹的、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很快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平静，

只有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把持的市政管理局大楼顶上那面红旗才告

诉人们这里发生过变动。其他一切照旧。  

一九一七年匆匆过去了。在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看来，一切

都是老样子。老爷依然是原先的老爷。只是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

才有点异常。车站上活跃着一群新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前线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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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都带有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个响亮有力的称号是从

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一九一八年春季的一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 “六十

六点 ”，就跑了出来，顺路拐进柯察金家的园子，躺在草地上。这时，

背后响起了嘚嘚的马蹄声，他们一齐朝栅栏跑去。  

三个孩子依稀看见，从树林里、从林务官的房子后面，转出了许

多人和车，而紧靠着公路，约有十五六个骑兵，步枪搁在马鞍上。走

在最前面的有两人，其中一个已过中年，身穿保护色军服，腰系军官

武装带，军服上别着一个红蝴蝶结。  

谢廖沙用胳膊肘捅了一下保尔的腰。 “看见了吧，红蝴蝶结，是

游击队。我敢起誓，他们肯定是游击队……”说着，高兴得大喊一声，

像小鸟似的越过栅栏，跑出去了。  

两个朋友紧跟着也跳了出去。现在他们三个一起站在公路旁 ,看着

开过来的队伍，晚上，在改为游击队司令部的列辛斯基家的大客厅里，

在一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旁坐着四个人：一个是已上了年纪、头发斑

白的游击队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其他三个是指挥部成员。布尔加科

夫在桌上打开一张本省地图，一边用指甲在上面画着线路，一边向坐

在对面的长着一口结实的牙齿、颧骨高高的人说：  

“叶尔马钦科同志，你说我们应该在这里打一仗，我倒认为，应

该天亮就撤退。最好今夜就撤，不过大家太累了。凭我们目前的兵力

去阻击敌人，那简直是开玩笑。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二百个步兵、

六十个骑兵，根本不是敌军的对手。德国人正如同铁流，滚滚而来。

我们只有和其他后撤的红军部队会合，才能作战。我的意见是明天一

早就撤退，同时把车站后面的那座小桥炸毁。接下来谈谈建立联系的

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既然咱们是最后撤退的，理应担负起组

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个小城有两个车站，是重要的铁路枢纽。我们

必须委派一个可靠的同志车站上工作。现在我们决定一下，留谁在这

儿开展工作。大家提名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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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应当留下水兵朱赫来，”叶尔马钦科走近桌子说，第一，

他是本地人；第二，他是钳工，又是电工，容易在车站找到工作；第

三，谁也没看到他跟我们的队伍在一起，他要今天深夜才能赶到。这

个小伙子聪明能干，一定能胜任这里的工作。依我看，他是最合适的

人选。 ”  

布尔加科夫点点头说：  

“对，叶尔马钦科，我赞成你的意见。同志们，你们有不同意见

吗 ?”他转向其余两位，“没有 ?那就这么定了。我们给朱赫来留下一笔

钱和工作指令……同志们，现在我们讨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布尔加科夫说， “这就是处理本城存放的武器问题。这儿存有两万支

步枪，还是沙皇打仗时留下来的。这批枪藏在一个农民的板棚里，日

子久了，大家都忘了。板棚的主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希望能处理

掉……当然，这批枪不能留给德国人。我认为应该把棚子烧毁，而且

得立刻动手，赶在天亮前办妥。 ”  

斯特鲁日科夫身材结实，满脸胡须，很久没有刮过了。他动了动

身子说：  

“为……为什么要烧掉 ?我认……认为应该把这些武器分……分发

给老百姓。 ”  

布尔加科夫立刻朝他转过脸去：  

“你是说分发下去 ?”  

“对。这样才对！”叶尔马钦科兴奋地喊道，“把这些枪发给工人和

其他想要的老百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些枪至少可以给

德国人制造一些麻烦。要知道，德国人肯定会残酷地欺压老百姓。到

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人们准会拿起武器来。 ”  

“好，那么就把枪分发下去吧。 ”布尔加科夫同意了。  

“所有的问题都讨论完了，”他从桌旁站起来说，“现在我们可以休

息到天亮。当朱赫来到了，就请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和他谈谈。而你，

叶尔马钦科，请去查查岗哨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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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当锅炉工下手已整整一年了。

小城里异乎寻常地热闹。保尔立刻发现了这种热闹，沿路越来越经常

地碰到扛着一支、两支甚至三支步枪的居民。在列辛斯基的住宅附近，

他看见昨天见过的那几个人正跨上马背。  

迎面走来一个男人，双肩各背着一支枪。  

“叔叔，告诉我，从哪里领的枪 ?”保尔飞快地跑到他跟前问。  

“在维尔霍维纳大街，那里正在分发呢。 ”  

保尔竭尽全力朝指定地点跑去。他跑过两条街，碰见一个小男孩

拖着一支沉甸甸的、带着刺刀的步枪。  

“你从哪儿弄来的 ?”保尔拦住他问。  

“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发枪，不过已经一支也不剩了，全都领光了。

他们发了一整夜，现在只有些空箱子堆在那里了。而我，拿的已经是

第二支了。 ”男孩骄傲地说。  

听到这个消息，保尔非常伤心。突然，他灵机一动，急速转过身

来，三步并作两步追上了那个已走过去的男孩，用力从他手里夺过了

步枪。  

“你已经有一支，够了。这支给我。”他用一种不许反抗的口吻说。  

这样在大白天里抢东西，把那男孩激怒了。他扑向保尔，但保尔

后退一步，端起刺刀，大喝一声： “走开，当心刺刀戳到你！ ”  

男孩伤心地哭了，转身跑开，边跑边骂，可是没有办法。保尔心

满意足地飞奔回家。他跳过栅栏、跑进板棚，把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横

梁上，然后高兴地吹着口哨，走进屋子。  

他一推开门，就看见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坐在桌旁，另外还有一

个他不认识的人。  

阿尔焦姆朝保尔点点头，然后转身对陌生人说：  

“这就是我弟弟。 ”  

那人向保尔伸出一只长满老趼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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